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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铺排的篇章布局模式之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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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名词铺排是汉语中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修辞现象。 最初由先秦时代

的《诗经》发凡创例，之后历代诗、赋、词、曲、小说乃至散文创作中都有文本建构，不仅在结构形式

上不断有创造与变化，而且在篇章布局模式上也有历史演进。 篇首布局模式出现于先秦诗歌中，
篇中布局模式则是由汉代诗人创造，在汉赋中也有出现。 篇尾布局模式由魏晋南北朝诗人首创，
全篇布局模式则由元代诗人创造出来。 名词铺排文本在篇章不同位置上出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

修辞行为，是文本建构者为了某种特定审美追求而进行的修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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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词铺排

汉语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也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语言。 这种生命活力，跟汉语的修辞创

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汉语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非常多的修辞方式，这些修辞

方式对于丰富汉语表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正是

源于对这些修辞方式的创造性运用。
说到修辞方式，也许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诸如比喻、比拟、夸张、排比、对偶之类的修辞格。 其实，除

了修辞格之外，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修辞格的修辞现象，也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比方说，我们本文所要论

述的“名词铺排”，就是其中之一。
名词铺排，［１］可以说是汉语所独有的一种语言现象，也是汉语所特有的修辞现象。 在汉语修辞学

界，也有人将之视为一种修辞格，名曰“列锦” ［２］。 不过，对于“列锦”的定义，汉语修辞学界是有不同说

法的，最新的说法是“所谓‘列锦’，是表达者有意识地利用汉语语法的特点，以一个或几个名词或名词

短语（包括名词短语组合）单独构句，以此写景叙事，在表情达意的同时使文本别添某种审美效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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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修辞手法” ［３］。 其实，对这种汉语特有的修辞现象，我们到底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命名并不是特别重

要，重要的是要认清这种修辞现象的本质。 根据我们多年考察与研究的结果，发现“名词铺排”的最大

特点“就是构句不用动词，也不靠其他虚词（如介词、助词等）的辅助，完全是以名词或名词短语独立构

句，而且在语法结构上跟它前后的其他语句没有任何纠葛（即既不充当其前句的谓语或宾语、补语，也
不充当其后句的主语或定语、状语），在语义上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 ［４］。 在表现形式上，可以概括为三

种基本类型：“一是单句呈现式，二是对句呈现式，三是多句呈现式” ［４］。
单句呈现式的名词铺排，如：
　 　 （１）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 狂风簸枯榆，狼藉九衢内。 春序一如此，汝颜安足赖。 （唐·韩

愈《感春三首》之二）

例（１）“黄黄芜菁花”，从语法上看，是以名词“花”为中心语，以“芜菁”为直接修饰语，以叠字“黄
黄”为间接修饰语的“ＮＰ”式名词短语；从语境上看，“黄黄芜菁花”居于全诗之首，跟其后一句“桃李事

已退”没有语法与语义上的纠葛，属于独立构句（因为“桃李事已退”本身是一个结构与语义完整自足的

主谓句）。 可见，“黄黄芜菁花”是一个以五言成句且以叠字领起的“ＮＰ”式名词铺排文本，属单句呈现

式。
对句呈现式的名词铺排，如：
　 　 （２）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 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 （三国魏·徐幹《室思诗六章》之二）

例（２）“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从语法上看，是分别以名词“首” “道”为中心语，以“高山” “万
里”为直接修饰语，以叠字“峨峨”“悠悠”为间接修饰语的“ＮＰ”式名词短语句并列呈现出来；从语境上

看，“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居于全诗之首，跟其后二句“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没有语法与语义

上的纠葛，属于独立表义的语言单位（因为“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二句各是一个结构与语义完整自

足的主谓句，各有谓语动词）。 可见，“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是一个以五言成句且以叠字领起的

“ＮＰ，ＮＰ”式名词铺排文本，属于对句呈现式。
多句呈现式的名词铺排，如：
　 　 （３）遂引少府向十娘卧处：屏风十二扇，画障五三张，两头安彩幔，四角垂香囊；槟榔豆蔻子，苏
合绿沉香，织文安枕席，乱彩叠衣箱。 相随入房里，纵横照罗绮，莲花起镜台，翡翠生金履；帐口银虺

装，床头玉狮子，十重蛩駏毡，八叠鸳鸯被。 数个袍裤，异种妖娆……（唐·张鷟《游仙窟》）

例（３）“槟榔豆蔻子，苏合绿沉香，织文安枕席，乱彩叠衣箱”与“帐口银虺装，床头玉狮子，十重蛩駏

毡，八叠鸳鸯被”，从语法上看，均是“ＮＰ，ＮＰ，ＮＰ，ＮＰ”结构，四个短句之间彼此没有结构上的纠葛；从语

境上看，“槟榔豆蔻子，苏合绿沉香，织文安枕席，乱彩叠衣箱”的前句“两头安彩幔，四角垂香囊”，每句

各有主语与谓语（前后句主语分别是“两头”“四角”，谓语分别是“安彩幔”“垂香囊”，属于动宾结构），
其后句“相随入房里”，在语法结构上也是独立的（主语“少府与十娘”，蒙上省略，谓语“相随入房里”，
是动宾结构）。 “帐口银虺装，床头玉狮子，十重蛩駏毡，八叠鸳鸯被”，情况亦然。 可见，“槟榔豆蔻子，
苏合绿沉香，织文安枕席，乱彩叠衣箱”与“帐口银虺装，床头玉狮子，十重蛩駏毡，八叠鸳鸯被”，各是一

个独立表义的语言单位，属于“ＮＰ，ＮＰ，ＮＰ，ＮＰ”结构的多句呈现式名词铺排。

　 　 二、名词铺排篇章布局模式及其发展演进

名词铺排作为汉语中特有的一种修辞现象，如果从表现形式上看，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如上所述的

三种结构类型。 如果从篇章布局上看，则可以将之区分为篇首呈现式、篇中呈现式、篇尾呈现式、全篇呈

现式等四种模式。
名词铺排现象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但其篇章布局的四种模式则是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并非在某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全部出现了，而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家分别创造出来的。
（一）篇首呈现式

根据我们的调查与研究，在名词铺排的上述四种篇章布局模式中，就现见最早的汉语文学史料来

看，以篇首呈现的布局模式为最早，是先秦时代诗人们的创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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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诗经·国

风·草虫》）

（５）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诗经·小

雅·斯干》）

例（４）“喓喓草虫，趯趯阜螽”，从语法上看，前句以“草虫”（即蝈蝈，蝗虫的一种）为中心语，以“喓
喓”（草虫的鸣叫之声）为修饰语；后句以“阜螽”（即蚱蜢，蝗虫的一种）为中心语，以“趯趯”（阜螽的跳

跃之状）为修饰语。 二句皆以叠字领起，均为四言成句的“ＮＰ”式结构。 从语境上看，这两句居全诗之

首，前面没有其他句子，因此它们不可能充当其他句子的谓语。 而它们之后的句子“未见君子，忧心忡

忡”，是两个并列的主谓谓语句，主语（诗中所写的“女子”） 都被省略。 前句 “未见君子”，有动词

（“见”）、有宾语（“君子”）；后句“忧心忡忡”，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谓语，“忧心”是主语，“忡忡”则是形容

词当谓语。 可见，“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是个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 而在这个言语单位内部，“喓喓草

虫”与“趯趯阜螽”是一种并列对峙的关系，各自独立成句，在结构上互不充当彼此的语法成分。 如果将

其转换成一般的主谓句，则是“草虫喓喓，阜螽趯趯”，两个句子在结构与语义上的独立性更加明显。 可

见，“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是典型的名词铺排，是先秦诗人创造出的最原始形态的名词铺排文本。 从审

美上看，“喓喓草虫，趯趯阜螽”二句，由于采用了两个名词短语句的并列铺排，遂使本来属于叙事形态

的文本添加了一种画面构图的审美效果。 “喓喓”拟草虫鸣叫之声，“趯趯”摹阜螽跳跃之状，两个名词

短语句就像两幅画，一个是听觉形象，另一个是视觉形象，冠于全诗之首，给人以强烈的视听觉冲击，先
声夺人的效果非常明显，读之让人有一种味之无穷、诗画合一的审美享受。 例（５）情况亦然，是同一类

型的名词铺排。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是两个“ＮＰ”式名词句的并列铺排，共同组成一个独立表义的

言语单位，跟其后的句子在语义上互不相属，在语法上不存在结构上的纠葛（“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二
句，各是一个比喻，在语法上是省略了主语的主谓句。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是一个完整的

句子，“兄及弟矣”是主语，后二句是两个谓语）。 可见，“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跟例（５）一样，也是一个

以叠字领起且以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式名词铺排文本。 这一文本由于居于全诗之首，因此在审美上别

具一种造景呈象、创造意境、先声夺人的效果。
由于名词铺排在篇首呈现的布局模式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因而从汉代开始，中国历代诗人都对之

予以热烈追捧，并在摹仿中不断创新。 如：
　 　 （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汉《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汉《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８）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汉《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９）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 远望使人思，游子恋所生。 （汉乐府古辞《长歌行》）

例（６）至例（９）跟例（４）、例（５）《诗经》中的名词铺排一样，在语法结构上都是“ＮＰ，ＮＰ”式（且以叠

字领起），在表现形式上均属对句呈现式，在篇章布局上均为篇首呈现式。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汉

代诗人所创造的名词铺排皆以五言成句，不同于《诗经》的四言成句，这是诗歌语言与体式发展的结果。
汉代以后的诗歌（包括现代诗歌）中，名词铺排在篇章结构中居于篇首位置的也很常见。 如：
　 　 （１０）遥遥山上亭，皎皎云间星。 远望使心怀，游子恋所生。 （三国魏·曹丕《于明津作诗》）

（１１）惨惨寒日，肃肃其风。 翩彼方舟，容裔江中。 （晋·陶渊明《答庞参军诗》六章之六）

（１２）楼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 照雪光偏冷，临花色转春。 （南朝梁·庾肩吾《和徐主簿望月诗》）

（１３）七泽云梦林，三湘洞庭水。 自古传剽俗，有时逋恶子。 令君出使车，行迈方靡靡。 （唐·沈

佺期《别侍御严凝》）

（１４）石榴酒，葡萄浆。 兰桂芳，茱萸香。 愿君驻金鞍，暂此共年芳。 愿君解罗襦，一醉同匡床

（唐·苏绾《倡女行》）

（１５）淡淡晓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 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 （南宋·尤袤《题米元晖潇湘

图》二首之二）

（１６）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 出岭同谁出？ 归乡如不归。 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 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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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南宋·文天祥《南安军》）

（１７）萧萧林樾风，泫泫幽篁露。 草虫亦何知，含凄感迟暮。 深思无与言，美人隔云路。 迢迢银

汉章，无声自西去。 （明·许继《夜坐》）

（１８）泛泛桃花水，春风路几千。 月明寒食夜，人在广陵船。 极浦迷乡树，孤蓬接远天。 黄昏何

处笛，吹绿一江烟。 （清·孙暘《春日北行夜泊江口》）

（１９）一位妇人

一只狗

一株旷野中的大树

整个欲雨的午后

没有人曾在树下白大理石椅上

坐过，背景的芒花

宛如细雪，远远的，我听不清

散步的声音（台湾·陈煌《芒花季节》）

例（１０）至例（１９），不论是古诗，还是现代诗，都有名词铺排文本的建构。 其中的名词铺排文本，不
论是单句呈现式，还是对句呈现式，或是多句呈现式，都居于诗的起首部分，均属篇首呈现的布局模式。

其实，除了诗歌以外，早在汉代的赋中，就有名词铺排在篇章结构中居于篇首的布局模式。 之后，在
历代词、曲、小说、散文中，也都有名词铺排在篇章结构中居于篇首的布局模式。 如：

　 　 （２０）忘忧之馆，垂条之木。 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 出入风云，去来羽族。 既上下而好

音，亦黄衣而绛足。 蜩螗厉响，蜘蛛吐丝。 阶草漠漠，白日迟迟。 于嗟细柳，流乱轻丝。 君王渊穆其

度，御羣英而翫之。 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 （汉·枚乘《柳赋》）

（２１）缥缈云间质，盈盈波上身。 袖罗斜举动埃尘，明艳不胜春。 翠鬓晚妆烟重，寂寂阳台一

梦。 冰眸莲脸见长新，巫峡更何人。 （唐·李晔［唐昭宗］《巫山一段云》之一）

（２２）月底花间酒壶，水边林下茅庐。 避虎狼，盟鸥鹭，是个识字的渔夫。 蓑笠纶竿钓今古，一

任他斜风细雨。 （元·胡祇遹《双调·沉醉东风》）

（２３）大汽车和小汽车。 无轨电车和自行车。 鸣笛声和说笑声。 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

的活力和特点。 （王蒙《夜的眼》）

（２４）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同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 这又是一年的冬天。 （俞平伯《陶然

亭的雪》）

例（２０）汉赋、例（２１）唐词、例（２２）元曲、例（２３）现代小说（全篇第二段）、例（２４）现代散文中，都在

篇章结构的篇首位置有名词铺排文本的呈现，在审美上都有追求造景呈象、创造意境的鲜明倾向，实际

上也臻至了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画面效果。
（二）篇中呈现式

名词铺排在作品篇中呈现的布局模式，根据我们的调查，最早是出现于汉诗与汉赋之中。 如：
　 　 （２５）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 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汉·辛

延年《羽林郎诗》）

（２６）土阶茅茨，匪雕匪饰。 爰及季世，纵其昏惑。 饕餮之群，贪富苟得。 鄙我先人，乃傲乃骄。
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 是用鹄逝，不践其朝。 三省吾身，谓予无諐。 （汉·扬雄

《逐贫赋》）

例（２５）“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从语法上看，前句以名词“带”为中心语，“长裾”与“连理”分别

是间接与直接修饰语；后句以名词“襦”为中心语，“广袖” “合欢”分别为间接与直接修饰语。 二句并

列，属于非叠字领起的“ＮＰ，ＮＰ”式结构。 从语境上看，“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是一个独立表义的言

语单位。 因为这二句与其前后的句子均无结构上的纠葛，结构与语义皆是完整自足的。 “胡姬年十五，
春日独当炉”居“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之前，但不以之为谓语；“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居“长裾

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之后，但不以之为主语。 而“长裾连理带”与“广袖合欢襦”两句之间，也是彼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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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的纠葛，呈并列对峙的格局。 可见，“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属于名词铺排。 从审美上看，“长
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二句，以偏正结构的形式构句，将“连理带”与“合欢襦”并立对比，就像电影“蒙
太奇”的两个特写镜头，因而不仅画面感特别强（后二句“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不是名词铺排，而
是各自省略了动词“戴”的普通句），而且于对比中呈现出一种交相辉映的审美效果。 例（２６）的“瑶台

琼榭”，从语法上看，是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瑶台”“琼榭”的并列加合，属于“ＮＰ＋ＮＰ”式结构。 从语境

上看，“瑶台琼榭”是一个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因为之前的句子“鄙我先人，乃傲乃骄”，在语法结构上

是完整的主谓句，“鄙我先人”是主语，“乃傲乃骄”是谓语。 也就是说，“瑶台琼榭”跟它前面的句子没

有语法结构上的纠葛。 “瑶台琼榭”之后的“室屋崇高”，在语法结构上也是完整的，“室屋”是主语，“崇
高”是形容词作谓语，整体上是一个主谓句。 也就是说，“瑶台琼榭”与其后面的句子也没有语法结构上

的纠葛。 其实，“瑶台琼榭”不仅在语法上是独立的，而且在语义上也是独立的。 它前一句说的是“先
人”，后一句说的是“室屋”，内容上跟“瑶台琼榭”并无特别直接的关连。 可见，“瑶台琼榭”是一个名词

铺排文本。 从审美上看，作为一个“ＮＰ＋ＮＰ”式结构的名词句，“瑶台琼榭”杂处于诸多主谓句之间，看上

去显得很不协调，但却以独立构图的画面形象与自标一格的语法结构形式打破了全赋整齐板滞的格局，
因而既增添了作品的形象性，又调节了赋的语言节奏，使作品文字显得灵动飞扬，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情

趣。
由于名词铺排在篇中呈现的布局模式有其独特的审美效果，跟篇首呈现的布局模式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汉代之后，这种布局模式不仅在诗、赋中广泛出现，而且在词、曲、小说、散文等文体中也经常出现。
例如：

　 　 （２７）平生无志意，少小婴忧患。 如何乘苦心，矧复值秋晏。 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 萧萧含

风蝉，寥唳度云雁。 寒商动清闺，阴灯暧幽幔。 （南朝宋·谢惠连《秋怀诗》）

（２８）泽葵依井，荒葛罥涂。 坛罗虺蜮，阶斗麕鼯。 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
饥鹰厉吻，寒鸱吓雏。 （南朝宋·鲍照《芜城赋》）

（２９）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 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 （唐·张志和《渔
父》）

（３０）系吟船，西湖日日醉花边。 倚门不见佳人面，梦断神仙。 清明拜扫天，莺声倦，细雨闲庭

院。 花飞旧粉，苔长新钱。 （元·张可久《双调·燕引雏·西湖春晚》）

（３１）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 ｓａｘｏｐｈｏｎｅ 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
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 蓬松的头

发和男子的脸。 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 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 整齐的圆桌

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 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 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

坐在角隅里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 （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３２）还说那时的话，从杨柳枝的乱鬓里所得的境界，照规矩，外带三分风华的。 况且今宵此

地，动荡着有灯火的明姿。 况且今宵此地，又是圆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黄昏时候。 叮当的小锣，
伊轧的胡琴，沉填的大鼓……弦吹声腾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例（２７）南朝诗、例（２８）南朝赋、例（２９）唐词、例（３０）元曲、例（３１）现代小说、例（３２）现代散文中，其
篇章结构中都将名词铺排文本置于篇首位置予以呈现，在审美上均臻至了拓展意境、增加画面效果以及

调节作品语言节奏的效果，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
（三）篇尾呈现式

名词铺排在作品篇尾呈现的布局模式，根据我们的调查，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之中。 不

过，就现存魏晋南北朝诗歌作品来看，这种用例并不多，目前只见到如下三例：
　 　 （３３）仲秋有秋色，始凉犹未凄。 萧萧山间风，泠泠积石溪。 （晋·湛方生《诗》）

（３４）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 三春竹叶酒，一曲鵾鸡弦。 （北朝周·庾信《春日离合诗》二首之

二）

（３５）肆礼虞庠，弘风阙里。 降心下问，劳谦让齿。 五方耸听，百辟倾耳。 济济耆生，莘莘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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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陈·江总《释奠诗应令》八章之四）

例（３３）“萧萧山间风，泠泠积石溪”，前句以名词“风”为中心语，“萧萧”“山间”分别为间接与直接

修饰语；后句以名词“溪”为中心语，“泠泠” “积石”分别为间接与直接修饰语，属于“ＮＰ，ＮＰ”式结构。
从语境上看，“萧萧山间风，泠泠积石溪”二句居于全诗末尾，因此在语法上不可能充当其他语句的主

语。 而跟它之前“仲秋有秋色，始凉犹未凄”二句也无语法结构上的纠葛，因为这二句各是一个主谓句。
可见，“萧萧山间风，泠泠积石溪”是一个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属于名词铺排。 从审美上看，“萧萧山间

风，泠泠积石溪”以“ＮＰ，ＮＰ”式结构呈现，两个名词短语句的并立铺排，就像两幅独立构图的画面，又像

是电影“蒙太奇”的两个特写镜头，因而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意境。 同时，名词铺排文本“萧萧山间风，
泠泠积石溪”居于全诗篇尾的布局模式，因为以画面结篇，所以极易让人产生联想想象，给人以一种味

之无穷的美感。 例（３４）、例（３５）的情况亦然，亦是“ＮＰ，ＮＰ”式名词铺排文本居于篇尾的布局模式。 如

果说跟（３３）相比有什么不同，例（３３）是以五言成句，且以叠字领起，而例（３４）虽以五言成句，却不以叠

字领起，例（３５）则是以四言成句，且以叠字领起，属于《诗经》创造的原始结构。 尽管结构形式上有区

别，但三例都居于全诗的篇尾，在审美上都有造景呈象、拓展意境、引人遐思的效果。
正因为篇尾呈现式有其独到的审美效果，魏晋南北朝之后，诗歌中的名词铺排文本在篇章结构布局

上就不断有这种模式的运用。 如：
　 　 （３６）江上授衣晚，十月始闻砧。 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 （唐·白居易《江楼闻砧》）

（３７）倚筇聊一望，何处是秦川。 草色初晴路，鸿声欲暮天。 （五代·左偃《秋晚野望》）

（３８）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 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 郄诜联臂升天

路，宣圣飞章奏日华。 岁岁人人来不得，曲江烟水杏园花。 （五代·黄滔《放榜日》）

（３９）虚堂人静不闻更，独坐书床对夜灯。 门外不知春雪霁，半峰残月一溪冰。 （宋·周弼《夜
深》）

（４０）白蘋红寥几千秋，《魚發》《魚發》金鳞不上钩。 云饵括囊徒自秘，虹竿收拾便宜休。 离朱

罔测还南望，狂屈难言知北游。 千丈洪涛沧海阔，满天明月一虚舟。 （金·姬志真《罢钩》）

（４１）远岫层层何处，矮房簇簇谁家。 烟树夕阳归鸟，清溪古渡横槎。 （元·张宪《题画》）

（４２）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 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 今古销沉名利

中，短亭流水长亭树。 （明·杨慎《三岔驿》）

（４３）十里珠帘映碧流，丝丝金线拂船头。 阊门过去盘门路，一树垂杨一画楼。 （清·宋乐《苏台

柳枝词》）

例（３６）至例（４３）诸例中的名词铺排文本，有的是以单句式呈现的，有的是以对句式呈现的，在语法

结构上也各不相同，但都在诗歌的篇尾位置出现。 这样的篇章结构布局模式，从审美上看不仅有造景呈

象、增强诗歌的画面效果，还别具一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意境之美。
名词铺排文本在篇尾呈现的布局模式，除了从唐代开始在诗歌中广泛出现外，词、曲中也不少见。

例如：
　 　 （４４）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唐·李白《忆秦娥》）

（４５）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 酒醒人静奈愁浓。 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 （五代·徐昌

图《临江仙》）

（４６）碧海无波，瑶台有路。 思量便合双飞去。 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 绮席凝尘，
香闺掩雾。 红笺小字凭谁附？ 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 （北宋·晏殊《踏莎行》）

（４７）海外九州，邮亭一别，此生未卜他生。 江上数峰青。 怅断云残雨，不见高城。 二月辽阳芳

草，千里路傍情。 （金·赵可《望海潮》）

（４８）旧家应在，梧桐覆井，杨柳藏门。 闲身空老，孤篷听雨。 灯火江村。 （元·倪瓒《人月圆》）

（４９）最是采莲人似玉，相逢并著莲舟。 唱歌归去水悠悠。 清砧孤馆夜，明月太湖秋。 （明·史

鉴《临江仙》）

（５０）数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 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 古水荒沟寒月。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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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金明池》）

（５１）江亭远树残霞，淡烟芳草平沙，绿柳阴中系马。 夕阳西下，水村山郭人家。 （元·吴西逸《越
调·天净沙·闲题》）

（５２）奴耕婢织足生涯，随分村疃人情，赛强如宪台风化。 趁一溪流水浮鸥鸭，小桥掩映蒹葭。
芦花千顷雪，红树一川霞，长江落日牛羊下。 山中闲宰相，林外野人家。 （元·孛罗御史《套数［南吕］一
枝花》）

（５３）云冉冉，草纤纤，谁家隐居山半掩？ 水烟寒，溪路险。 半幅青帘，五里桃花店。 （元·张可久

《中吕·迎仙客·括山道中》）

例（４４）至例（５０）诸词例，例（５１）至例（５３）诸曲例，其中的名词铺排文本，虽表现形式不同，有的以

单句式呈现，有的以对句式呈现，语法结构上亦各自有异，但在篇章结构布局上则皆相同，均是篇尾呈现

的布局模式。 这样的模式，从审美上看不仅画面效果鲜明，而且还给人一种遐思无限的意境之美。
（四）全篇呈现式

名词铺排在作品中以全篇形态呈现的布局模式，根据我们的调查，乃是元代作家的创造，元诗与元

曲中都有。 这种名词铺排的篇章布局模式非常特别，它是从作品开头一句直至作品结束，每一句都是名

词铺排句，中间不夹杂有任何一句正常语法结构的句子。 不过，就元诗而言，从目前我们所涉猎的诗歌

作品来看，这种布局模式主要局限于以四句为限的六言诗之中，是陈普、许恕等个别诗人别出心裁的创

造。 如：
　 　 （５４）几处渔樵石路，数家鸡犬柴门。 灶屋残烟杳霭，溪流淡月黄昏。 （元·陈普《野步十首》其九）

（５５）午背斜阳远村，沤边独树闲门。 有莘野中耒耜，浣花溪上盘飧。 （元·许恕《题耕乐子卷》）

（５６）黄犊眼中荒草，鹭莺立处枯荷。 宦海风涛舟楫，故山烟雨松萝。 （元·陈普《野步十首》其三）

例（５４）至例（５６）都是全篇每句皆由名词短语构句，只是各例在语法结构上稍有细微差异。 例（５４）
的结构是“（几处）渔＋樵＋（石）路，（数家）鸡＋犬＋（柴）门。 （灶）屋＋（残）烟＋（杳）霭，（溪）流＋（淡）月＋
黄昏”，属六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例（５５）的结构是“（午
背）（斜）阳＋（远）村，（沤边）（独）树＋（闲）门。 （有莘野中）耒耜，（浣花溪上）盘飧”，属六言成句的“ＮＰ
＋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例（５６）的结构是“（黄犊眼中）（荒）草，（鹭莺立处）（枯）荷。 （宦海）风涛＋舟
楫，（故山）烟雨＋松萝”，属六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 这种超乎寻常的名词铺排文本建

构，既打破了传统诗歌创作的成规惯例，给人以一种新颖别致之感，同时因为大量名词句的连续铺排，使
诗歌画面感特别强，读之让人别有一种展读欣赏长轴画卷之感，真可谓达到了“如诗如画”的境界。

全篇呈现式，除了元诗中有，元曲中也有。 不过，这种篇章结构布局模式，在元曲中也并不多见。 根

据我们对《全元曲》的全面调查，只发现有如下一例：
　 　 （５７）鸳鸯浦，鹦鹉洲，竹叶小渔舟。 烟中树，山外楼，水边鸥，扇面儿潇湘暮秋。 （元·张可久《商
调·梧叶儿·次韵》）（或曰徐再思作）

从句法上分析，例（５７）的结构是“（鸳鸯）浦，（鹦鹉）洲，（竹叶）（小）渔舟。 （烟中）树，（山外）楼，
（水边）鸥，（扇面儿）（潇湘）暮秋”，属杂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是一个七句联合的

名词铺排文本。 因为从语境与语义上看，此七句即作品全篇，不存在跟其他语句有什么语法结构上的纠

葛，属于一个完整表义的言语单位（“竹叶小渔舟”，是个缩喻，意谓像竹叶一样的小渔舟，明显属于名词

短语句。 “扇面儿潇湘暮秋”，亦属名词短语句性质。 “秋”为中心语，“扇面儿”“潇湘” “暮”则是“秋”
不同层次的修饰语）。 由于整首散曲的每一句皆以名词短句构句，所以在阅读接受上就类似于电影“蒙
太奇”的一个个特写镜头，而全篇则像是众多特写镜头的组合，不仅画面感鲜明，而且具有连续演进的

动感效果。

　 　 三、名词铺排篇章布局的审美追求

前文我们说过，名词铺排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也是汉语所特有的修辞现象。 作为一种修辞现

象，名词铺排早在先秦时代的诗歌中就已经出现，之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包括诗、赋、词、曲、小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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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都有名词铺排文本的建构，而且结构形式不断发展创新。 那么，为什么自古及今的中国文学家们

都热衷于建构名词铺排文本呢？ 究其原因，其实是与名词铺排所具有的独特审美功能分不开。 名词铺

排的审美功能，具体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拓展接受者的联想与想象空间” ［５］，二是可以“创
造某种意境以制造画面效果” ［５］。

关于前者，我们不妨来看一首宋诗：
　 　 （５８）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 （宋·刘子翚《汴
京纪事二十首》其七）

熟悉中国文学史者皆知，刘子翚在宋代算不得特别有成就的诗人。 但是，他的这首诗却是中国文学

史上公认的名篇，读之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那么，为什么这首诗能有如此的魅力呢？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便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跟这首诗末

两句的创意造言智慧分不开。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每句七个字，各由三个名词短语构

句，其间没有动词、介词、连词等，纯粹以名词铺排形式来呈现，属于典型的名词铺排文本。 与前二句

（“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直陈其意的议论文字相比，“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

桥”是纯粹的写景之笔。 “从创作技巧看，诗歌凌空起势，一开始就大发议论，且表意直白。 这看起来很

不合常规，当然也算不得是妙笔。 但是，当我们读完了诗人上面两句议论之后，却陡然发现随后的两句

不再是议论，而是纯粹的写景：‘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则就会惊呼其转接的突兀与诗思

的巧妙了。 因为这样的转接，会让读者于瞬间的惊诧与错愕之后，情不自禁地沉浸于这两句诗所呈现的

影象之中，顿起一种思接千古、感时伤怀的情感苦痛。 因为‘夜月’、‘池台’、与‘王傅宅’的并置，‘春
风’、‘杨柳’与‘太师桥’的并列，表面看是纯粹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的连续铺排，是亡宋故都风物景象

的自然呈现，属于写景之笔。 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诗人有意让‘夜月’、‘池台’、‘王傅宅’配列为一

句，将‘春风’、‘杨柳’与‘太师桥’组合在一起，意在通过寻常景物‘夜月’、‘池台’、‘春风’、‘杨柳’与
特定历史建筑‘王傅宅’与‘太师桥’的匹配，让读者产生联想，在由此及彼的风物对比中体会到诗句痛

斥误国奸佞的深意，从而让人们深刻反思北宋亡国的深层原因” ［５］。 这种匹配与对比之所以会产生如

此独特的效果，实际上是跟“王傅宅”与“太师桥”两个专有名词有着密切关系。 “在不了解北宋历史的

读者眼中，‘王傅宅’与‘太师桥’就是平常的两处历史遗迹；但是，在了解北宋历史的读者看来，‘王傅

宅’与‘太师桥’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与北宋之所以亡国息息相关。” ［５］ 因为“王傅宅”是北宋徽宗朝

“六贼”之一王黼的宅子；而“太师桥”则与北宋另一权臣，亦为徽宗朝“六贼”之一的蔡京有关。 正因为

“王傅宅”“太师桥”跟诗人所要指斥的两个特定历史人物王黼和蔡京紧密相关，这样“夜月”“池台”跟
“太傅宅”的配列，“春风”“杨柳”跟“太师桥”的并置，就会自然“让人由此及彼产生诸多联想与想象，想
到北宋故都汴京旧有的风物，想到在这风物背景下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想到与这些历史事件相联

系的历史人物。 由此，自然让人们对北宋亡国的历史进行反思，从而深刻认识到奸臣误国的严重危害

性，油然而生对王黼与蔡京等祸国殃民的奸臣切齿痛恨之情” ［６］３２。
关于后者，我们不妨来看一首元曲：
　 　 （５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马致远《越
调·天净沙·秋思》）

在中国，读过元曲的人很多。 如果是研究元曲的学者，他一定会知道，“元曲中以《越调·天净沙》
为曲牌的作品很多，但真正为历代读者所广泛传诵的则不多。 读过《全元曲》的人都知道，以《越调·天

净沙》为曲牌创作小令的，并不是自马致远开始，元初作家商衟就以《越调·天净沙》为曲牌创作过四首

小令” ［６］３４－３５。 但是，商衟所作的四首以《越调·天净沙》为曲牌的小令中，却没有一首有名词铺排文本

的建构。 马致远虽非《越调·天净沙》曲牌的创始者，却因创作了这个曲牌的许多小令而享誉文坛，《秋
思》一曲“更是影响超绝千古，千百年来赢得无数中国文人为之掉头苦吟” ［５］。

马致远这首小令，篇幅不大，表达的内容也不复杂，主题非常清楚，“意在表现游子浪迹天涯、漂泊

不定的行旅哀愁，以及悲秋感伤的凄凉心境” ［５］。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视角看，这样的主题表达并不新

鲜，早在作者之前就被无数中国作家所反复书写过，同类作品中也不乏感人至深的篇什。 那么，何以马

·９２１·



致远的这首小令就能独擅其美，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超绝千古的影响呢？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马致远这首小令虽然只有寥寥二十八字，“但却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既有一般诗歌所不能企及的意境之美，又有一般诗歌所难以尽情展露的凄凉之意，因此别具一种凄

切苍凉之美，读之不禁令人心生无比的感动” ［５］。 而这种独特效果的取得，应该说全赖名词铺排文本的

建构。 整首小令一共五句，除了最后两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直抒胸臆的议论外，前三句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则全是写景之笔。 但是，作者这里的写景“不同于一

般文学作品的写景，而是以名词连续铺排的形式构句，每句均由三个名词配列。” ［５］由于“这些并立的名

词之间没有主从关系，在语义上也无先后次序，这就使读者在解读接受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对作品内容的把握，通过再造性想象或创造性想象，在脑海中复现出与作者建构

文本时完全不同的影像世界，使作品产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种解读’的接受效果” ［６］３４。 因此，从审美

的眼光来看，“这三句并立，九个名词一字铺排开来，实在是作家的大手笔与创意所在。 因为这三句内

部三个名词的并行铺排，就像三组电影分镜头组合” ［５］。 其中，“前句有三个名词：‘枯藤’、‘老树’、‘昏
鸦’，其所表现的都是让人感到凄凉萧条的意象，中间一句的三个名词：‘小桥’、‘流水’、‘人家’，其所

表现的则是一种闲适宁静的意象，后句的三个名词：‘古道’、‘西风’、‘瘦马’，则是表现一种苍凉肃杀

的意象。 这九个名词所呈现的三组意象以并列的形态呈现，其间的对比效应是不言而喻的，作品所要表

现的主旨也是不言而喻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虽是平常平淡，但对于飘泊无定的游子却是那么令

人向往；身在异乡，本就容易触景生情，却偏偏在应该‘牛羊归圈人回家’的黄昏时分，骑着瘦马，迎着西

风，走在苍凉古道上，满眼看到的都是肃杀凄凉的景象：枯藤、老树、昏鸦。 真是‘无限凄凉意，尽在此画

中！’” ［６］３４

名词铺排文本的建构，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审美功能外，表现在篇章结构布局方面，又别有审美效

果。 一般说来，名词铺排于篇首呈现的布局模式，在审美上跟电影开幕时首先推出的一个或一组特写镜

头极其类似，不仅可以创造某种意境以制造画面效果，拓展接受者的联想与想象空间，而且能以鲜明的

画面感先声夺人，在第一时间牢牢控引接受者的注意力，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加强接受者的接受印象。
例如：

　 　 （６０）寥寥空山岑，冷冷风松林。 流月垂鳞光，悬泉扬高音。 希夷周先生，烧香调琴心。 神力盈

三千，谁能还黄金。 （唐·元稹《周先生》）

例（６０）“寥寥空山岑，冷冷风松林”二句，分别以“山岑” “松林”为中心语，以“寥寥空” “冷冷风”
（“空寥寥”“风冷冷”的倒装）为修饰语，是一个典型的对句式名词铺排文本。 构成这一文本的两个名

词短语句，就像各自构图的两幅画。 它们并列居于全诗之首，跟电影开幕时首先推出的两个特写镜头一

般无二，不仅画面效果鲜明，给人的视觉冲击强烈，而且有拓展意境、烘托铺垫的效果，有力地映衬出诗

人所要礼颂的周希夷先生超然尘俗的人格魅力，因而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名词铺排于篇中呈现的布局模式，在审美上跟电影叙事中突然插入的一个或一组特写镜头相似，不

仅有拓展意境、制造画面的效果，易于激发接受者的联想与想象，而且可以调节作品叙事语言的节奏，使
文字表达显得灵动飞扬，从而大大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 如：

　 　 （６１）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 彩槛雕楹。 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帏肴膳，陈
设于庭上。 生心甚自悦。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

例（６１）“彩槛雕楹”一句，从上下文语境中可以看出，它既与前句“生降车而入”无语法上的关涉，
也与后句“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没有牵连。 因为动词“列植”的主语是“华木珍果”，“彩槛雕楹”从逻

辑上看不能与之匹配。 可见“彩槛雕楹”是独立构句，属于一个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在文中是纯粹写

景状物之笔，属于“ＮＰ＋ＮＰ”结构的单句呈现式名词铺排文本。 这一单句呈现式名词铺排，也许是脱胎

于唐代诗歌，但用在小说中，也别有意味。 从审美的角度看，它置于“生降车而入”一句之后，有一种电

影“蒙太奇”的特写效果，使“大槐安国”宫殿华丽的景象扑面而来，让读者一下子就深入到小说主人公

淳于棼的内心世界，体会到他“降车而入”时肃然起敬的第一感觉。 以此为基础，小说再写“华木珍果，
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帏肴膳，陈设于庭上”的景象，就显得水到渠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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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写景的名词铺排不仅有拓展小说意境、制造画面的效果，还有一种心理铺垫和文意层递的作用。
“彩槛雕楹”跟其前后的语句虽然都是四字句，但其独特的语法结构却有别于他句，因而起到了调节小

说叙事语言节奏的效果，使作品文字读来灵动而不板滞。 可见，名词铺排在篇中呈现的布局模式，对于

作品（包括小说）审美价值的提升是相当明显的。
名词铺排于篇尾呈现的布局模式，从审美的视角看，非常类似于电影叙事结束前推出的一个或一组

特写镜头，不仅画面效果鲜明，易于激发接受者的联想与想象，而且“以景语代情语”，还使作品表意显

得婉约含蓄，别具韵味无穷的效果。 如：
　 　 （６２）江上授衣晚，十月始闻砧。 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 （白居易《江楼闻砧》）

例（６２）“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从语法上看，前句以名词“月”为中心语，“高楼”为直接修饰

语，“一夕”为间接修饰语；后句以名词“心”为中心语，“故园”为直接修饰语，“万里”是间接修饰语，属
于“ＮＰ，ＮＰ”式结构。 从语境上看，“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二句并立，居于全诗末尾，跟其前句没有

语法结构上的纠葛（“江上授衣晚，十月始闻砧”二句各有动词），是一个独立表意的言语单位，明显属于

名词铺排的性质。 从审美上看，全诗四句写人在异乡，见月思故园的情感，前二句以平常句开篇，后二句

以超常句结束。 由于结束全篇的“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二句是以名词铺排的形式呈现，是用画面

代直接抒情，因而不仅有力地拓展了诗歌的意境，增添了诗句的画面效果，而且因以景语代情语，表意显

得婉约蕴藉，让人有回味无穷、意犹未尽的感觉。
名词铺排以全篇呈现的布局模式，在审美上完全类同于展阅长轴画卷或观赏微型电影的感觉，是一

种艺术的享受。 这从上面我们举到的例（５４）、（５５）、（５６）的元诗与例（５７）的元曲，就能了然于胸。 兹

不重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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